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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抽盡了，再燃一支。唱片播完，再放一次。只要動動指頭，事情就能繼續。口中吐

出的煙和空氣中的塵，靜靜的飄出一種融合，彷彿琴鍵上沒有規律的音符，殘破的表

達很多事。天暗了，房間也暗了，四周的影像變成若有若無的黑白片。每樣東西似乎

都在等待的看看有什麼會動。阿J喝下最後一口礦泉水…… 

 

（1） 

 

阿J睜開眼時，其實嚴格說起來是將眼睛瞇開。沈重的眼皮僵硬到使人無法推測自己

究竟睡了多久。 

 

頭還昏昏的，是酒精的殘留效果嗎？阿J心想。習慣性地看電視看到很晚，三更半夜

肚子餓了，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了泡麵、餅乾、汽水，一些沒有營養卻總是不可或缺

垃圾能量。不知為什麼，這回多選了啤酒，大概是路上的風感覺上需要一點酒的搭配

，搭配這個夜。 

 

勉勉強強把這些事在腦子裡組合起來，當作對昨日的一篇結語，昨夜沒神智的睡去

，下意識地不讓記憶不了了之。其實，想不起來有時候未必是件壞事，只是人們卻連

記憶本身都放不下。 

 

阿J的頭還是一陣陣的微痛，睡意若有似無像是半夜裡在耳旁嗡嗡響的蚊子。弄不清

楚到底要睡還是要醒。 

 

醒了，是繼續一場生活、一場人生；而睡了，純粹是繼續睡。兩者都是一種繼續，那

麼兩者之間是存在著什麼關聯？兩者似乎是可融為一體的吧！睡是生活的一部分，也

是人生的一部分，繼續睡下去和醒來的人生是一個相同的事件。 

 

然而明明兩種選擇是兩回事！要睡或要醒的決定一定不會發生同樣的事！阿J覺得頭

又痛了。 

 



此時阿J翻過身，如化石堅硬的眼皮又多撐開了些。阿J已經看見太陽光從窗外微微照

進來，是一道夕陽的光，很柔和。 

 

阿J卻不喜歡。他雖然覺得那種光是世間一股絕對的唯美，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這

樣的光芒令他生出一種想逃避的念頭。不曉得要逃離什麼，也許逃離什麼都好。 

 

風鈴聲響起了。就掛在窗戶旁前天才買的風鈴。傍晚的風鈴聲似乎格外不同，說不出

是那裡不同，是因為頭疼、因為情緒、還是因為那道光。 

 

打開收音機，把音量轉大掩蓋了鈴聲霸佔房間的局面。阿J已經起身，他不能再讓那

股複雜的莫名心緒持續地像細菌般爬滿身上的細胞。收音機中清新的聲音來自一位人

如其聲女歌手，阿J直覺地相信他一定會愛上這樣子的人。 

 

一場熱水澡和一瓶放了不知放了幾天的礦泉水讓阿J將身體內外清洗了一遍，點了一

支煙，便陷入毫無意義的停頓。 

 

那道光就斜斜照在房間的地板上。光束的範圍裡看得見灰煙在飄，阿J的靈魂似乎也

在飄。 

 

煙抽盡了，再燃一支。唱片播完，再放一次。只要動動指頭，事情就能繼續。口中吐

出的煙和空氣中的塵，靜靜的飄出一種融合，彷彿琴鍵上沒有規律的音符，殘破的表

達很多事。 

 

天暗了，房間也暗了，四周的影像變成若有若無的黑白片。每樣東西似乎都在等待的

看看有什麼會動。阿J喝下最後一口礦泉水。 

 

電話聲響了，話筒傳來一個如同石頭激水花般的聲音。「你大概剛睡醒沒多久吧！該

吃飯了，出來，在樓下等你。」阿J無法知道這種篤定的猜測出自己的作息時間是否

算一種瞭解。 

 

（2） 

 

車子開在一條車輛不多的長路，天上還留幾抹夕日的殘跡，像是打翻的顏料潑在黑了



一大半的天空裡。 

 

「這條路能到達有食物的地方嗎？」J開口問。 

 

「有，不過還有點距離。」 

 

「為什麼不找近點的地方？」 

 

「想要你多陪我。」 

 

「那有許多其它的方式。」 

 

「我喜歡這一種。」 

 

夜吞了最後的霞影，路長得彷彿直達黑夜的盡頭。 

 

一個J從未到過的地方，周遭的事物透露一股老舊的氣味。老舊的船，老舊的房屋。

這是一個幾乎廢棄的碼頭，每艘船傷痕累累的被綁在岸邊隨輕微的浪起伏搖動。一種

很特殊的搖動，好像有些話欲吐還休，是誰要說話？ 

 

在一家和碼頭同樣老舊的海鮮店坐下，叫了兩碗海鮮拉麵，J對這樣的店裡居然會出

現像拉麵這樣的食物感到十分訝異，但飢餓的胃和麵中的香味讓嘴巴只剩下一個用途

。 

 

「為什麼到這裡吃拉麵？」一大碗已下肚的J終於問了。 

 

「因為這裡的拉麵特別香。」 

 

「只是這樣？」 

 

「還有能聽到海的聲音。」 

 

的確！J仔細一聽果然有一陣陣的潮起潮落。而且這地方十分安靜，安靜的讓一切聲



音也平靜下來，如同初生嬰兒的哭，誰也不覺得那有構成吵鬧的條件。 

 

潮聲和岸邊船隻的搖動彷彿在醞釀著某種節奏或韻律，使人的呼吸在不覺中經歷故事

般的迴輪。 

 

「要喝點酒嗎？」J問。 

 

「不了，要開車。」她望了望外頭，「去走走吧！吃飽了該消化消化。」 

 

要消化的東西通常不只有食物。 

 

坐在靠近海邊的椅子上，椅子的上方有破了幾個小洞的簷，面對著晚上的海，彷彿整

個世界都在眼前。 

 

「妳喜歡這裡？」J問。 

 

「嗯！」她淡淡的應著。 

 

「怎麼知道這地方？」J又問。 

 

「小筠帶我來的。」 

 

「以前沒聽妳提過。」J說著，眼中有了一抹嘆息。 

 

「你喜歡這嗎？」她突然問道。「我覺得這裡和你很像。」 

 

阿J沈默半晌。「我倒覺得是和你像。」接著說。 

 

「也許和我們都很像，也許我們倆本來就像，所以我們倆現在在這兒。」 

 

這種宿命式的邏輯思考總是毫無道理又無懈可擊。阿J用手輕輕摸著膝上的長髮；像

夜一樣黑，一樣長。 

 



風和浪的聲音像是愁夜裡的笛，把情感烘得無聲無形，忘記的事和想起的事若有若無

地像一場融雪，是一瞬又是永恆。 

 

雨來了。這種雨和海浪竟也有如同一節奏，是那種讓情人在散步時會浪漫的那種雨。

她則彷彿沒看見這場雨，靜靜地臥在J的腿上，望著夜晚、望著海、望著世界。 

 

世上好像沒有其他事物了，除了以前所僅存的所見。那片黑，吞了一切，J和她彷彿

也被吞了下去，此時的J便有這種感覺。 

 

時間仍然滴滴流去，然而那是無意義的，如果人心內的時間已經停止。眼睜睜看光陰

的行走，是否也算得上觀望一種藝術，反正也從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能絕對證實人們所

做的任何事是不是在浪費時間。這些都是在定義上和觀念上的問題吧！就像你如何去

定義一片雨景、一個冬天、和惆悵。 

 

J已忍不住地摟起了那頭長髮、那片長夜。她的臉朝上，兩隻眼睛看著J，J也看她。 

 

她在J眼底找到了什麼？J又再找什麼？風吹了幾絲雨在他們臉上，夜風也來了。（未

完待續）


